
今天，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建国东路 68号街坊、67街坊东块通过二轮征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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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二级以下旧里”

对于这片老街区，我非常熟悉，虽

不是土著，但也在附近生活了20年。

在我眼里，它不仅是便利生活的来源、

街头美食的据点、承载回忆的载体，更

是我热爱上海的理由之一，是这座城市

最具魅力的一面。

每当接待外区、外地、外国的朋

友，我都会带他们来这里，指着远处陆

家嘴“三件套”说，那是上海的“会客

厅”，是盛装待客的地方，而这里是上

海的“屋里向”，不施粉黛接待“自己

人”的地方。行走在狭窄的弄堂，头顶

“彩旗飘飘”，空气中混合油烟、香皂和

下水道的气息，赤膊爷叔和烫头阿姨

坐在门口支起餐桌，喝酒聊天……我

爱极了这样的画面，这才是上海市井

生活最真实的样子。

除了年代久远的建筑，弄堂最大的

魅力还是人。我小时候在石库门长大，

天天在弄堂里招猫逗狗、玩耍胡闹。一

大乐趣是，跑到邻居家楼下放声大喊：

“阿姨、爷叔、大妈妈、阿婆……”老虎窗

应声而开，露出一张张笑脸：“乖囡！”然

后就有一把糖果从天而降。

这次的采访，往事重现。我们走进

弄堂时两手空空，从居民家出来时手里

满是矿泉水、冰饮料、毛巾，兜里还被塞

了一把葡萄，一位阿姨甚至要认我的同

事孙中钦当干儿子。虽然渴望能永远

留住这样的人情体验，但我知道不行，

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这些

坚强、隐忍、乐观、善良的人们值得拥有

更好的生活。

随着上海30年块改完成轮回，成

片二级以下块里全面完成改造，零散区

域的块改也正在进行中。那些老宅和

弄堂里的人们，注定将成为我们记忆中

的剪影，在飞奔向前的历史中逐渐被淡

忘。未来某一天，当我们望着在老街坊

原址上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时，也许又

会想起那些人和事，嘴角微微上扬，祝

福已经四散天涯的他们一切安好。

今天上午9时，顺昌路
616号征收办公室，随着黄
浦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党总
支书记杨传杰将签约进度更
新至87.00%，黄浦区打浦
桥街道建国东路68号街坊、
67街坊东块通过二轮征询，
宣告上海持续30年的成片
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全面完
成，困扰城市多年的民生难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30年前，位于打浦桥街

道的棚户区斜三基地，在全
市率先探索旧区改造，被誉
为“上海第一块”，由此掀开
上海旧改序幕。
巧合的是，今天通过二

轮征询的建国东路68号街
坊、67街坊东块，同样在打
浦桥街道。历史在这里完成
一个轮回，为一段波澜壮阔
的城市更新历程，画上圆满
的句号。
历史交替的节点，记者

走进街坊社区，记录下这段
“弄堂历史”的最后篇章。

■ 贺佩琴将告别老宅，她展示上世纪70年代家人在老宅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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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爱，所以祝福离别

■ 时值盛夏高温，光着膀子的居民穿梭在弄堂里

“弄堂总理”见证旧改
从永年路进入建国东路143弄小区，通往居

委会的弄堂不到百米，但打浦桥街道建三居委会

主任潘银君整整走了20分钟。原因是，每走几

步，就有居民拦住她表达道别，为某件陈年旧事

表示感谢。一次次被拦下，犹如职业生涯的快速

回放，23年的回忆又变得那么清晰，一路走来，

陪伴居民完成征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30年前，潘银君就在打浦桥街道工作，参

与“上海第一块”斜三基地的旧区改造，如今身

为居委会主任，她又参与最后一块成片二级以

下旧里地块的旧改征收。她记得，自己来到建

三居委就职当天，就有居民兴奋地说：“听说我

们这里马上要旧改，终于能翻身了。”接下来的

23年中，这样的话时不时重现，眼看说这话的

居民从年轻力壮等到白发苍苍，而她也早过了

退休年纪。

在潘银君眼中，弄堂居民是很可爱的一群

人。他们直截了当，不开心就当面讲。他们淳朴

善良，邻里关系亲如家人，一家有难，整条弄堂鼎

力相助。有时他们斤斤计较，有一对姐妹为争夺

煤气灶5厘米的空间闹将开来；有时他们又大

气豪爽，只要让他们服气，啥事都好商量。

多年朝夕相处，潘银君对弄堂居民的心态

了如指掌，这对征收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作

用。曾有一户居民多年照顾父母，在分配征收

利益时希望能多分点，但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向

潘主任咨询。她的建议是千万别吵，尽量谦让，

照顾老人是应该的，就算不分，也要照顾。几天

后，这位居民前来道谢，称全被说中了，因为他

的不争，兄弟姐妹一致同意把征收利益的“大

头”给他。这就是弄堂里的人情世故，讲道理讲

情面，给面子好商量。

原本在今年4月，征收预签约就正式启动，

但因疫情耽搁下来，街坊被封得严严实实。潘

银君和居民们一起被封了三个月，这里也成为

上海唯一需要把痰盂罐作为保障物资送进来的

社区，因为不少人家中连卫生间都没有。有了

这段经历，潘银君明显感觉之后的征收签约顺

利多了，许多原本还犹豫的居民迅速签约，他们

觉得过去的日子真是受够了。

正式二次征询前一天，预签约量早已突破

85%的通过线。潘银君说心情从未如此轻松，

她唯一的念想，就是为居民们多争取一些，看着

他们乔迁新居。送走最后一位居民后，她的历

史使命也结束了，终于能放心地退休，和居民们

一同开启全新的人生旅程。

“时间胶囊”里的遗存
建国东路68号街坊、67街坊东块，北至建

国东路，西至黄陂南路，东至顺昌路，南至徐家

汇路，这片街区是上海弄堂文化的最后遗存之

一，时间仿佛在此凝固，成为几十年不变的“时

间胶囊”。这里最具魅力的元素，当属街边小

店，犹如穿越而来的一般。

街坊的“商业街”叫永年路，位于两个地块

之间，是老街区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天凌晨

3时，街上第一家小店升起炊烟，这是一家连名

字都没有的大饼油条店，专卖传统上海早餐，主

打是“四大金刚”——大饼、豆浆、油条和粢饭

团。店里的吕老板来自浙江，他和老婆经营了

20多年，随着城市旧改变迁，他们的小店成了

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大饼油条店。有客人进

店，问老吕还能开多久，他回答：“早了，放心。”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早了”就是8月，最多还

能吃一个月。等租约到期，老吕就得把店搬到

龙华路一个菜场。不能继续为周边居民服务，

他也觉得遗憾，但没办法，附近店面租金太贵

了。客人听后低头不语，大口嚼着油条，珍惜着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大饼油条自由时光”。

大饼油条店对面，还有家“张三店”，是“只

剪不烫”的老式理发店，老板张忠军在家里排行

老三，身披白袍，发型油光锃亮，长相神似“阿

庆”。张三来自江苏，家里世代都是理发师，他

继承父亲的手艺，带着一把有着几十年历史的

老式理发椅来到这条街上做生意，成为有名的

“弄堂Tony”，如今这样的老式理发店在上海也

很稀罕了。

张三说，他舍不得老街，舍不得老顾客，当

然顾客也离不开他。弄堂爷叔讲究腔调，“头势

清爽”很重要，而且他们只习惯去这样的老式理

发店。坐下后，一句话都不用多说，热毛巾敷

面、理发、刮脸一气呵成，爷叔看看镜子扔下一

句“到位”，和张三相视一笑，付钱走人。

令爷叔们开心的是，张三的小店还会开下

去，地方暂时未知，但他们已表态不管搬到再

远，天涯海角也要来光顾，“头势”交给别人打理

不放心。正说着，一位老客进店，他从浦东周浦

来，到张三店剃头，对他而言，这已是人生中充

满仪式感的一部分。

街区周边，有故事的小店不胜枚举，像能

吃到地道口味的百年老铺盛兴馄饨店、开店

20年的南京汤包馆、以炒饭闻名的“网红”江西

饭店……百年的积淀，让这片街区最不缺的就

是生活情趣。

换房心愿“盼望已久”
走进如迷宫般的弄堂深处，76岁的贺佩琴

正站在家门口笑脸相迎：“你们来啦，快请进！”她

是永年路92弄4号的居民，和80岁的老伴何谟

剑正等着记者过来。贺佩琴在弄堂出生长大，老

街坊的历史里就包括承载她们家族的回忆。

贺佩琴的家族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后裔，

父母来自宁波，上世纪30年代，花一根金条买下

这套刚建好的房屋。“后来发现上当了，人家偷工

减料，房子用的是旧木材，墙板很薄，现在一开空

调，整面墙都在抖。”贺阿姨说，父母在上海定居

创业，一度生活宽裕，后因父亲早逝，母亲多病，

家道就中落了，原本独门独户的房子住进来几大

家子，生活空间越来越拥挤。贺阿姨家住二楼，

楼梯狭窄陡峭，头一次来的人须手脚并用才能上

楼。在贺佩琴的记忆中，不知多少次从楼梯上滚

下来，小时候常摔得哇哇大哭，但还是必须抹黑

爬楼，凌晨5时起床生煤球炉，然后倒马桶、买

菜，回来烧饭洗衣，照顾卧床不起的母亲。

老屋才20平方米，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年

轻时就盼望搬出去。”贺阿姨拿出老相册，其中有

张照片是40岁的她正为80岁的母亲过生日，两

人在窗边留下合影。当时的她希望快点换房子，

让母亲晚年住得舒坦些，可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

世。如今她也快80岁了，总算盼到旧改，“多亏

了国家的好政策，这一天我是从小盼到老”。贺

阿姨所住片区已通过二次征询，因为老伴也有套

征收房，所以老两口的买房款相对充裕，准备在

徐汇买套老公房，诉求就是买东西方便，还有就

是有电梯。“爬了一辈子楼梯，真的摔怕了，现在

我们都老了，希望能享受住电梯房的日子。”

另一个让她割舍不下的，是几十年的邻里

关系，街坊们天天朝夕相处，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要搬到远郊，虽有手机微

信随时联系，但想见面肯定难了。一想到不能推

门就见到闺蜜好友们，贺阿姨多少有些惆怅。

惆怅只是稍纵即逝，贺阿姨确定地说，包括

他们在内，只要有可能，弄堂里几乎所有人都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搬离，尤其疫情后，大家的想法

空前一致。他们所在社区成了重灾区，独立厨卫

设施的缺乏导致感染概率大增，她和老伴双双

“中招”，被送到老年人专用隔离点。

采访中，贺阿姨的手机响个不停，都是房产

中介打来的，不断推荐合适的住房。贺阿姨接电

话时满脸笑意，对中介的“打扰”毫不在意。在她

看来，这是幸福的“打扰”，只有老弄堂期盼征收

的居民才知道，这样的“打扰”有多么来之不易。

老街坊暗藏“艺术殿堂”
老街坊内另一个必须提及的“珍宝”，是顺

昌路560号的上海美专旧址。其前身是上海图

画美术院，由刘海粟等在1912年创办。1932

年，学校迁至顺昌路560号，之后更名为“上海美

术专科学校”，是当时先锋艺术与思想激荡的殿

堂，许多影响中国艺术史的重大事件在此发生。

1952年，上海美专搬离后，现存三栋建筑

改为民居，教室、宿舍、办公室、画室被隔成一个

个单间，没有厕所，厨房公用，有的房间连窗户

都没有。就是狭小到无以复加的条件，孕育出

奇幻的生活状态，不同于任何石库门建筑，只有

身在其中，才能感知其独特之处。

美专旧址主楼的背面正对顺昌路，已看不

出什么特别之处，与弄堂融为一体，而其正面，

一组西洋风格的楼梯直通二楼，是唯一能看出

老楼当年身为艺术殿堂的“痕迹”。走进楼内，

木制楼梯腐朽不堪，依稀能见当年的气派。正

对二楼的是公用厨房，U形空间里摆满燃气灶，

前方是十多个一字排开的水龙头矩阵，可以想

见往年这里喧嚣热闹、油烟冲天的景象。

教室改建的住房更加奇幻，像极了王家卫

电影里的场景。狭长的走道灯火昏暗，挂满衣

服堆满杂物，但依旧能看出，这就是当年学校的

走廊，两侧曾经的画室、教室被隔成房间，大小

不一，采光房型全看运气，好的房间（如原教师

办公室）沿街通透，房型规整大气。若是画室改

建，就连窗户都没有。

另两栋教学楼旧址改建的民居也差不多，

记者受邀进入一户居民家中，开门就看到一个毫

无遮挡的抽水马桶，边上就是餐桌，淋浴房装在

墙角，窗台上放着一捆逃生绳。居民说，因电线

老化，容易发生火灾，逃生绳就是应对紧急时

刻。即便如此，这样的条件在整条弄堂里还算不

错，因为有些家庭连装抽水马桶的条件都没有。

说起旧改征收时，居民的眼中顿时放光。

他们像连珠炮一般说出了自己期待旧改的理

由，有人是急着要让儿子成家，因为家里没房，

儿子都快40岁了都找不到对象；有的是想让家

里的老人安度晚年。对于征收旧改，他们举双

手支持，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就在眼前。

回到街上，一辆辆搬家车正在打包，居民提

着行李站在路边，与邻居互道珍重，然后面向生

活了几十年的弄堂、老街久久凝望。无法得知

他们此时的心情和想法，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

一段历史缓缓合上最后一页，另一段崭新的历

程也即将启幕，对于人和街区而言，皆是如此。

■ 瞰昌닽路块改地뿩

别了，上海最后的


